
对于历史人文的重度爱好者，更希
望看到原来的古驿道面貌——石板路
面。

晚清的海府地区，商民曾集巨资以
精加工的长方形大石板铺设驿道，宽阔
平整，质量远胜省城广州。民国初年，辛
亥元老夏寿华视察海南，对石板街道极
口赞叹：“（海口）正街一道，纯以石条匀
铺，较省城之街道整洁妥帖不止百倍。”
这“正街”就是贯通海口南北二门的博爱
路，亦即明清北路驿道。“入（府城）北门，
街道平整，较胜省城百倍”，这便是贯通
府城南北门的古驿道。府城内的东西向
驿道铺石亦相同，且远远通出四门之外，
如城西驿道（今大路街）就全是精美石板
道路。

从今府城忠介路出大西门、小西门，
沿大路街、海师校园黄槐路，连接城西
路，直到头铺村，笔直大气的十里通道，
豪雨不淹，正是西行驿道首段的原位所
在。

可惜的是，由于现当代公路网及房
地产业的大规模淘洗，古驿道已基本消
失。今天还能被人访得的古石板道，又
往往不是驿道。其中，海口市遵谭镇东
谭村的明代后期“五里官道”尤为精美大
气，尽管不是古驿道，但据此足以追慕早
已消失的晚清海府古驿道形制。

尽管珍稀，但真正的古驿石板道，还
是有几处孑遗的。

譬如，定安县城的北门洞，以及城外
“外巷”通往已废弃的南渡江码头，铺设
规整的玄武岩石道和石台阶，连绵近百
米，是原汁原味的古石板驿道。清康熙
后期，定城重开北门，中路驿道过江后，
自北门码头入定城，两三百年的水运热
络，所有石板都被磨踏得圆润标致。

海口市西部北铺村的一段石板路，
是崇祯十二年（1639年），澄迈知县汪之
光将县城通往府城方向的二十里驿道铺
上石板的遗存。北铺村这段石板路做工
精美，斜坡位置还特地凿出防滑的十字
纹。

澄迈县老城镇大丰村的古道是明清
时期多峰递铺所在，驿道自村中穿过，清
代既有墟市，又有知名的“封平约亭”。
石板看似清代前期铺设，仅经粗加工，大
致平整，宽度也不严格。这样造价较低，
反映乡野财力有限，而路面的舒适、美观
程度比较一般。

还有一些在我们“眼皮底下”消失的
石板驿道，虽不可再现，但毕竟留下彩
照，仍可遥想当年风采。

例如府城东门到铁桥村之间的石板
道，与当代滨江路大致平行但离江边较
远，应是东路驿道出城首段，晚清时期所
铺设。

又如中路驿道，2015年底，笔者在
海口市龙泉镇以南意外发现尚存长度近
一公里的石板路。这是存世最久、最长
的原始驿道，曾被先贤王佐赋诗，非常珍
贵，可惜未能引起关注和保护，不久后便
被新修的大道覆盖。

此外，万泉河下游的江心岛——琼
海市乐城岛700年古驿道，自码头至乐
会县古县治数百米的大块烧结砖路，是
近代拆除乐会城墙铺设的“城砖路”，一
直存留到2009年。

其实，历史上大多数的驿道都是土
路，甚至就是海边沙滩。乐城岛南岸留
客村以南的2公里乡道虽已硬化，却是
古驿道的原线遗存，幽静古雅。类似的
古驿原线遗存，各地还有不少。

当自然美景与富含人文营养的史实
相交融，便能构成令人身心愉悦的旅游
资源。沿海环岛游，是海南最大的一支

“潜力股”，期望驿道的系统性遗存再立
新功，为海南岛的旅游业做出不可替代
的贡献。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海上丝绸之
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 ■■■■■ ■■■■■

2022年8月6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陈耿 美编：许丽 检校：张媚 原中倩A08 文化周刊

苏东坡与儋州军话

投稿邮箱 wsh_hndaily@qq.com

岛
语
流
风

W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35分 印完：5时2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 陈有济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谪琼三年，
对儋州文化影响巨大，以致认为儋
州军话是苏东坡带来的论调在儋州
流传很广。

民国年间，西方传教士来到那
大，他们对军话如此记述：“那大市
本身是说官话的，根据传统的说法，
这种官话是由被流放的诗人——官
员苏东坡和他的同伴们在很久以前
直接从京城带到海南来的。”20世
纪60年代，当代著名学者郭沫若造
访儋州东坡书院，在长诗《儋耳行》
诗序中写道：“儋县境内有‘东坡话’
流传，但据识者言，即是军话，与蜀
语相近。向导周叟，无需中介，可以
彼此对答，自言所说即是‘东坡
话’。”周叟是儋州中和人周士生，海
南解放后东坡书院的第一任“掌门
人”。

关于苏东坡与儋州军话的关
系，多数人的疑问是，如果不是苏
东坡在中和带来了儋州军话，那
么当年苏东坡怎么与当地人交流
呢？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
都有官方语言，就像今天的普通话
是我们的官方通用语一样。中国历
代官方语言，有雅言、正音、官话、国
语等不同的称呼，不同时期的官方
语言有一定继承性，同时因政权的
变迁、定都的不同、人口的迁移等因
素，也在不断变化。

古代海南方志就记载当时的
海南有官方语言。如正德《琼台
志》载：“语有数种。州城惟正语。”

“正语”即中原雅言，在这里是指明
代的官方语言。又如咸丰《琼山县
志》载：“琼人语有数种：有官话，即
中州正音，缙绅士夫及居城厢者类
言之，乡落莫晓。”以上没有言及宋
代的情况，但在苏东坡到来之前，
儋州已经有众多中原大家世族迁
居并已存在学校和读书人的事实
来看，在苏东坡居儋之时官方语言
必定已经在儋州，特别是在州城得
到一定的传播。按此来说，如果苏
东坡当时所说的“东坡话”（军话）
就是当时的官方语言，那么何来苏
东坡传播“东坡话”之说？若“东坡
话”与当时的官方语言不一样，那
么苏东坡有何理由舍弃官方语言
不用，而去传播自己的“东坡话”，
难道“东坡话”比当时的官方语言
更有使用价值吗？

另外，假设儋州军话是苏东
坡所传播，可是苏东坡没有去过
东方的八所、三亚的崖城等地方，
但这些地方的人也讲军话，这又
作何解释？对于这个问题，民国
《儋县志》已经有过发问：“如儋话
为苏公所教，则崖之军话又将谁
教也？”

由上所述，可以肯定学富五车
的苏东坡在儋州与当地人交流所使
用的，必定是当时的官话。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海南
岛上的军话属于西南官话桂柳
片。西南官话，亦称上江官话，为
汉语官话方言的一种。明代是汉
族大规模移民中国西南的一个重
要时期，西南官话即在这段时期
内，因语言和方言间的不断影响、
融合而逐步形成、定型。明代中国
西南地区的韵书记录证明西南官
话已经成型。海南军话的形成与
发展以及其名称的由来，与明代的
卫所制度有关。

今天儋州的军话，分布在中和
镇上及坡井村、东坡村、小高地村、
高园村（高栏村），王五镇上、长坡
墟、那大镇上老街及洛基墟一小部
分、海头镇老市村和新洋市村、排浦
镇老市村以及木棠镇上老街、光村
镇上老街。受方言之间的影响，排
浦镇老市村五十岁以下的人基本上
不讲军话，平时讲儋州话。木棠镇
上和光村镇上讲军话的居民主要是
老人，他们的后代已不操军话，而是
讲儋州话。

历史文化要能让大众感到
触之仍温，就必须有实体寄托，
做到考有史据、图可标志、足可
亲履、雅俗共赏。海南至今尚存
可致此效的系统性历史遗存，恐
怕非“琼崖古驿道”莫属。

现存的海南驿道遗迹是明
初洪武三年（1370年）重设运行
的，结构完整，效能可靠，反映了
华夏先进水平。海南从此进入
空前的一轮发展，百余年间城
镇、墟市大增，商品经济热络，人
才井喷涌现，这一切都离不开环
岛驿的周流整合。

自从晚清邮政取代了邮驿，
民初汽车公路又连片取代驿道，
随后社会更是大故迭起，沧桑数
变。陈旧的古驿道陆续被更替
和消逝，淡出社会视野，湮没于
无形。

距离产生美感。到了21世
纪，消失百年的“驿道”“驿站”成
了历史概念，被借以寄托越发珍
稀的历史情思。

有心人知道古远“环岛驿”
是个瑰宝，一直希图拂去尘埃，
让它们重回社会，为今人的精神
需求服务。只是，那若明若暗地
躲在史志边角的古驿已成传说，
不但物质实体难于辨识，而且很
多地名也陆续消失，掩藏在厚厚
的历史尘埃之中，钩沉不易。

追溯信史意义上的古驿道
既可慰藉乡愁，也能寻回历史重
心。笔者多年勘察考据，将海南
27座明代驿站（包含前后更替关
系的达30座）、100多所明清铺
舍中的绝大部分，逐个追溯定
位，发现驿道上的不少路段，是
对更早以前宋元线路的继承，直
接关联苏东坡居琼“如度月半
弓”的足迹。

驿道还是人文荟萃之地，与
诸多城池等古迹连成有机整体，
像一根金线串起一把珍珠，熠熠
生辉，相互呼应。古迹从此不再
孤立存在，可谓“柳暗花明又一
村”。古驿道上，不少路段本身
还是极佳的风景区，一旦钩沉出
驿道走向，它们就可能成为兼具
历史与自然属性的双重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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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道又称“官
道”，是古代最优
质的通道，官民均
可通行，桥渡齐
全。驿道系统是
古代交通的骨架，
社会就像与之紧
密相连的血肉。

琼崖古驿道
的主体是“环岛
驿”，加上一条中
路，以及北路短
线。汉唐以后，环
岛驿以千年岁月
逐渐成形，又在六
七百年中不断完
善，对推动海南社
会发展居功至伟，
堪称千年无字史
诗。

古驿道是现代交通的发轫古驿道是现代交通的发轫。。当当
代海南公路乃至高铁代海南公路乃至高铁，，不少线段沿袭不少线段沿袭
驿道走向驿道走向，，尤以中部尤以中部、、南部山海之间南部山海之间
为甚为甚，，因为利用天然通道因为利用天然通道，，选择地形选择地形
阻力最小阻力最小、、四季通行最安全的线路是四季通行最安全的线路是
古今共识古今共识。。这些驿段在当代依然车这些驿段在当代依然车
水马龙水马龙，，是民生大动脉是民生大动脉，，只是其前身只是其前身
不为人知不为人知。。

笔者经过多年实地寻访和文献笔者经过多年实地寻访和文献
查考查考，，尝试将古驿道串联尝试将古驿道串联、、钩沉的重钩沉的重
要史迹要史迹，，按顺时针环岛的顺序呈现一按顺时针环岛的顺序呈现一
番番。。

南渡江之名南渡江之名，，源于宋初琼管安抚源于宋初琼管安抚
司司（（明清的府城明清的府城））以南的以南的““南渡南渡””，，这是这是
东路驿道首渡东路驿道首渡，，驿路上的南渡村原址驿路上的南渡村原址
尚存尚存。。后来水文演变后来水文演变，，渡口北移到博渡口北移到博
冲冲（（今写作北冲今写作北冲），），但江名已定但江名已定；；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以所在地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以所在地美
兰村命名兰村命名，，该村是明代驿道梅蓝铺舍该村是明代驿道梅蓝铺舍
所在所在，，当代的空港当代的空港，，成为古代交通的成为古代交通的
接力站接力站，，使得历史对接了当下使得历史对接了当下；；

万历三十三年万历三十三年（（16051605年年））琼北大琼北大
地震陷断了老东路驿道地震陷断了老东路驿道，，其陷断点位其陷断点位
于今海口市红旗镇官桥村以东于今海口市红旗镇官桥村以东，，由于由于
并未沉海并未沉海，，成为地质史上鲜有记载的成为地质史上鲜有记载的
低丘堰塞湖低丘堰塞湖，，因此故址至今尚可寻因此故址至今尚可寻
觅觅；；

东行驿道第一站东行驿道第一站““宾宰驿宾宰驿””在唐在唐
宋文昌县治宋文昌县治，，即今文昌市东路镇潭豹即今文昌市东路镇潭豹
南村南村，，其东数里其东数里，，就是就是““邢邢（（宥宥））丘丘（（濬濬））

相送相送””故事的发生地故事的发生地、、驿道路段葫芦驿道路段葫芦
谷谷。。今葫芦头村及村前东西走向的今葫芦头村及村前东西走向的
便道便道，，就是历史遗存就是历史遗存；；

三亚天涯海角景区内的三亚天涯海角景区内的““海判南海判南
天天””巨型石刻组巨型石刻组，，是康熙年间中外科是康熙年间中外科
学家联合进行地理测绘时学家联合进行地理测绘时，，在古驿道在古驿道
网最南段下马岭旁特设的网最南段下马岭旁特设的““观天石观天石””，，
迄今毫发无损迄今毫发无损，，是那次科考行动的唯是那次科考行动的唯
一地面石刻遗存一地面石刻遗存；；

三亚崖州学宫与西侧驿道三亚崖州学宫与西侧驿道（（当代当代
大路大路））之间的那块空地之间的那块空地，，是明代潮源是明代潮源
驿遗址驿遗址。。潮源驿是琼崖古驿道东西潮源驿是琼崖古驿道东西
两线交接点两线交接点，，也是华夏千年驿道网的也是华夏千年驿道网的
最南一站最南一站；；其西北数十米驿道边的崖其西北数十米驿道边的崖
城粮站老仓库城粮站老仓库，，是清代崖州是清代崖州““水师守水师守
备署备署””旧址旧址，，也是史上我国对南海实也是史上我国对南海实
施具体管治的最早基层官署遗址施具体管治的最早基层官署遗址；；

永乐大航海时代永乐大航海时代，，““番国贡船番国贡船””指指
定首泊港定首泊港、、百余年中接待无数海外贡百余年中接待无数海外贡
使的德化驿使的德化驿，，位于今乐东黎族自治县位于今乐东黎族自治县
乐罗村乐一小学校园内乐罗村乐一小学校园内、、故驿道边故驿道边，，
是是““海上丝路海上丝路””的特殊节点的特殊节点；；

““五公五公””之一的宋代胡铨之一的宋代胡铨，，以及诗以及诗
人杨万里所经停的归姜驿人杨万里所经停的归姜驿，，位置今儋位置今儋
州市东北新盈农场的老抱舍村州市东北新盈农场的老抱舍村；；

接待过苏东坡的北宋澄迈通潮接待过苏东坡的北宋澄迈通潮
驿驿、、昌化军古儋驿昌化军古儋驿，，可以小范围准确可以小范围准确
定位定位；；而苏东坡曾居停而苏东坡曾居停、、久已消失的久已消失的
临高县英丘都故治驿站临高县英丘都故治驿站，，具体位置也具体位置也
有了眉目……有了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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